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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棉 花 包 ”起 火
争治 中

夜。风起 了 ，继 而 猛 刮 起
来。一道 道 闪 电 ，不 时 地 划 过 夜
空，瞬 间 将大 地 映 得 如 同 白 昼 。
闪光亮 处 ，她 瞧 见 老 伴 正 爬 在 窗
上朝 外望 。

“ 干什么？”她威 严 地 发 问
了。老 伴 “出 溜”一 下 溜 到 床
上。蒙 住 被 子 ，又 装 呼 呼 睡 着
了。

“ 嗒！”灯 亮 了 。她 爬 起
来，走 上 去 揭 开老头 的 被 子 ：

“ 你……你 别 给 我 装 蒜 ！你 在 干
什么？”

“ 嘿嘿！”老头 只 管 陪 着
笑，“没……没 啥 。睡 不 着 ，
看……看 香 天 气。”

“ 你 给 我 老老实实 睡 觉 ！　”
“ 嘿 嘿！”

看老太婆 那 威 严 劲儿 ，就可
以想 见 她 是个 什 么 “主儿”。别
看她 长 得 瘦 小，平 时 穿一 身 青 皮
褂儿 ，很 不 起 眼，但 她 的 厉 害 ，
却是远 近 闻 名 的 。人们 送她个外
号，叫 “小钢 炮”。老汉呢 ，长
得威风，五大三粗，腆 着 肚皮 。
论个头，比 老 伴高 出 半截 ，但在
老婆 跟前 ，却 立 即 会 矮 下 半 截
来。因 为 他外 强 中 干怕老 婆 出
了名 ，人 称 “棉花 包 ”。有 人

说，　“小钢炮 ”的 话 ，对 “棉 花
包”来说 ，就 是 “最高指示”，
从来 没有 违 拗 过 。还 有人发 誓赌
咒说 他 亲 眼 见 过 ，小钢炮 咳嗽一
声，棉 花 包 打 了 三个颤 。

今夜 是 棉 花 包 退休 后 的 第 一
个晚 上。他 爬在 窗 户 上，把 窗 户
开个缝 ，到底 看 什 么 呢 ？这 一
点，确 实 令 她 有 点 纳 闷 。

灯熄 了 。这 回 ，她决 心 不 再
睡觉 ，想看看这老 头子到底 要搞
什么 鬼 。然 而 忙 了 一 天 ，太 累
了，眼 皮 慢 慢又 发 起 沉来 。

“ 呜！”一 阵 刺 耳 的风声 。
“ 嘎吱”！窗 漪 的 槐树枝 被折断

了。这 回 ，还 没 等 她 清 醒过来 ，
就听老 汉 省 、身 下 的 床 板一 响 ，见 他
一个 鲤鱼打 挺 跳 了 起 来 ，冲 向 旁
边的 大 立 柜 。

她“嗒 ”一下拉 亮 灯 ，却 见
老汉 正 把 手伸在 立 柜 中 。

她上 去 一 把 抓 住 了 他 的 手 腕
子：

“ 你……你又 干 啥？”
老汉没 吭 声，一甩手 ，从立

柜里 摸 出 了 一 个 手 电 筒 。说 时
迟，那 时 快 ，穿 上 鞋 子 ，就 要 往
门外冲 ！

“ 你 到 底 要干什么？”

“ 你……”你 聋 了 ？”他大吼一
声，毫 不 畏 惧地把 身 子一挺，那
光景，象 要 打 架 ！她看见他脸孔
憋得 通 红 ，两 眼喷着 焦虑 的 火 ，
“ 你……聋 了 ？没 听 见 工地上楼 房
的窗 玻璃，被风 吹得 啪 啪 啪 ？都
快碎 完 了 ！我……我 人 退 休 了 ，
可还 没 死……”

她愣 住 了 。她 从 来 没有 见过
自己 的 丈夫象 今天 这样 威 武 ！也
从来 没有 料 到 这 “棉 花 包 ”里 会
窜出 火 苗 来 ！

他关 了 五楼 的 窗 户 又 转 到 四
楼、三楼……奇 怪 ，三楼 的 玻璃
窗已 关得 严 严实实 了 。他 不 解
了，站 在 窗 前 纳 闷 。蓦地，楼道
里一个黑影 ，他刷地 扭 亮 了 电
筒：啊，是 她 ，他的 老 伴——小
钢炮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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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饼 摊 前
黎民

今天是星 期 天 ，劳
累了 一 个 星 期 的 人 都
要睡 懒 觉 ，早 饭 也 不 想
做，吃 点 现 成 的 就 得 。
这样 ，鼓 楼 饮食店 的 油 饼 摊 前 就 排 起 了了蛇 阵 。

这长 蛇 阵 简 直 就 象 本 地 段居 民 的 检 阅 队 伍 。
捧着钢精 锅 ，里 面 重 重叠 叠 放 着 钢 蹦儿 的 ，是 目
不识丁 的 王 扔 奶；那 拎 着 尼 龙 丝 网 兜 ，闪 着 一 对
大眼 晴 的 是 小 英 子 ；那 双 手 插 在 口 袋里，嘴 里 哼
着抒 情 曲 调 的 是 中 学 生马林 ；那 耷 拉 着 眼 皮 、羞
于旁 顾 的 是 刚 从 少 教 所 出 来 的 张 成；那 戴 着 眼
镜，面目清癯的 中 年人便 是 鼓 楼 中 学 的 王 老 师 。

不管 年 龄 差 异 ，也 不 论职 业 各别 ，油 饼 前 面
人人平 等 。此 刻 他们 都 在 各 自 的 位 置 上 ，随 着 队
伍缓 缓 地 、一 顿一 前 地 移 行 。

“ 柱子 ，来 两 斤！”一 声 吆 喝 ，横 刺 里 就
“ 杀 ”出 了 一 个小 伙子 。他 横 冲 直撞 径向卖油 饼

的柱子 奔 去。骆 驼 闯 进 了 羊 群，伍 立 刻 乱 了 。
王奶 奶 的 钢 蹦儿洒 落 了一地 ；小 英 子 的 脚 不 知 让
谁踩 了 ，疼 得 她嗷嗷地哭 了 起 来 。后 面 的 人 群 中
传来 了 不 满 的 指 责 声，“谁 夹塞儿 了 ，真不 象 话 ！”

“ ‘文 明 礼貌月 ’中 还 这样 ，把 他拉出 去！”王
老师踮起脚一 看 ，这 小 伙 子 就 是 全 校 闻 闻 名 的 “刺
儿头 ”林 杰 。

林杰 是个经 过 风 浪 的人 ，那 里在 乎 ，这 批 人 的

叫嚷。“吵 什么 ？我 排
了半 天 了 ，你们不 信 ，
问问他 ，他 可 以 给 我证
叫！”林 杰 朝 马林 眨眨

眼，马 林 咳嗽 了 一声 。　“嗯，同 志 们 ，是这样
的！”愤 怒 的人群无计可施 。一 阵 惊 雷 响 过 ，
大地 又恢 复 了 平 静 。柱子想不 到 朋 友有 如此 绝
招，连连 招 呼 说 ：　“二林，等 一 等 ，这 就 给 你 拿
去。”

王老师 目 睹 这 一 切科真气坏 了：“这小 子 欺
人太甚 ，是可 忍 ，孰不可忍！”他 恨 不 得 赶上 去
把林 杰 拖 出 来 。

然而，当 他 的 目 光 与林杰 相 遇 时 ，他退 缩
了。这小子平 时 坐 没 坐 相 ，站 没 站 相 ，竟 连眼光
都是 “邪”的 。王老师看看 自 己 精 瘦 的 身 子，麻
杆似 的 腿，凭这 缚 鸡之力，那里 是 他 的 对手：“算
了，明 天到校 向 党支 部 反 映 吧 。”有 了 这 样 的 遁
词，王老师 也就 心 安理 得 了 。

林杰正 要 去 接 油饼，忽 然 ，一 只 手 挡 住 了
他。一 看是 张 成 ，林 杰 到 若 无其事 了 。“哥儿
们，我 是 排 了 队 的 ，不心你去 问 王老师l”

“ 你说 ，王老师 ，他 是 排 队 的 吗？”
这一 下 可将 了 王老师一军 。他 懵 了 ，一 时 竟

答不 上来。王奶奶 盯 着 他 。小 英 子 急 了 ：　“王老
师，你不 是 看 着 他 夹 塞 儿的吗？”

“ 林杰同学，你 这样 做很 不
对，还是 请 你到 后 面 去排 队吧！”
说完 ，王老师发 觉 自 己 的 后 背 竟 是
汗淋 淋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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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于 头 打 破 回 回 二两 的 惯
例，向 我 要 过 四 两 白 干，“吱
——儿 ，吱——儿”，两 口 ，
呷了 足有 大半 。

我诧 异 地 打 量 着 他 ，心
想：八成 是 在 家里 赌 了 气 。于
是，搭 讪 若 问：“大伯 ，有不
顺心 的 事吗？”

“ 没！”他瞅着 我 憋 出 一
个字来 。接 着 “吱——儿 ”一声 ，
递过 了 空 荡 荡 的 酒碗：“再 续
二两！”

“ 大伯 ，改 口 再 过 滤吧。”
我见他喝 得 过 猛，笑着劝道 。

“ 咋？怕 我赊 帐 咋 的？”他
瞪起 了 微 红 的 双眼 。

我只 好 打 开 酒 坛 。唉，这老 爷
子，平 日 是个少 言 寡 语 的 “闷 葫
芦”，今儿个 说 不 定 要 用 酒 浇 出 一
肚子话来 哩 。

果然不 出 所 料。又是 “吱一 —
儿”一声，葫 芦 塞儿打开 了：“小
李啊，你 ，你 听 说 过 没，人家编 、
编造 我是个难侍 候 的老爷子？”

“ 没，没听 说 过。”我 矢 口 否
认。其实，他儿媳妇在小铺前编造
他的那 话，早在我耳朵里磨起了茧
子。不过，那是人家 的 家务事，他
儿子又是厂里 的 副厂长，不好照直
说喀。

真、真 的？我 就不 信！谁不知

道，这 小 铺 是 她 的 宣传 站!”老
头儿 乜 斜着眼，冲 着我红 脖 涨脸
地嚷 起 来，“哼 ！她编 造我，就
不兴 我 回 敬 她 ！咋 的 话？说我嫌
点心 碜牙 ，哼 ！羞先人哩，也没
闻闻 那 没 掏 钱 的 货 ，是 个 啥 味
气！表面 上 人头嘴脸 的，背地里
… …，唔，再 、再来二两！”

“ 这……”见老头子 已经酩
酊，我有些 不 知所 措 了 。

幸亏一群工人下班走进 了 小
铺。一 位年近六旬的 老铸工 ，上
前来打 圆 场：“我说于师，少 喝
点吧 ！儿 子是个领导，你 胡 说 浪
片的，啥 影 响 嘛！”

“影 、影 响 ？今儿个 报上 有 一
段，那才叫有影 响 哩！看见 咧 没？今
春的 任务 提 前 完 ，哈 ！把 去年 的产 值
都拉上咧 ！我 虽说 退 了 休 ，啥 不 知
道？哼 ！用 陈 年 饭 给脸 上 贴 金 哩 ！
……”

“ 走 吧于师，少 说 醉 话 ！”那 位 老
铸工 拽 住 了 老 于 头 的 右臂膀 。

“ 我 ，我 没醉 ！”老于 头甩 开
他，踉踉 跄 跄 地 向 铺外走去，嘴里 依
旧在嚷，“哼 ！我 难侍候，不知谁 、
谁难侍 候 ！又受贿，又吹牛。呸 ！我
回乡 里住、住 去。”

小铺前，引 起一阵阵哄笑 。望着
老于头的 背影，我 不禁想起 “酒 后失
真言”这句话 来。

上班 路 上 崔争 鸣

我每 天 早晨 上班 ，总 能 见
到她 ，但 我 们 从未 说 过 话。她
长得一 般 ，既 不好 看 也 不 难
看。衣 着 也 简 朴，只 是 随 着 季
节的 变 化而略有 改变。

过了 “五一”，我 发 现 她
有些 变 了 ，衣服换得勤 了 ，而 且
大多 是 新 添 制 的 ，色彩较 为 鲜
亮，脸 上 闪 着 幸 福 与 满 足 的 神
情，连 走 路 也显 得 轻快 多 了 。

夏天，她 逐 渐 笨 拙 起来 ，
步履 也艰 难 了 ，我 才 意 识 到 ，
她怀 孕 了 。

一天 ，有 个 高 个 子 男 人来
送她 上班，两 人挨得挺紧 ，亲
热地 说 着 什 么 。是丈夫吧 ？小
两口 感 情 还 挺 不 错 呢 。我 真 为
她离兴 。

一连儿 个 月 ，我 没 见 到 她 。

这天早 晨 ，那个 身影又 出
现了 。一 转 眼她居 然 做 了 妈
妈，抱 着 裹 得严严 实 实 的 孩
子，眉宇间 有 着 母 亲 的 温柔与
自豪 。

天很 冷 ，雨 中 夹着 雪 ，不
停地 下 着 。她 没带雨具，吃力
地抱 着 孩 子 走 在 泥 泞 的 土 路
上。孩子 头 上 蒙 着 的小毛 巾 也
被雨 淋 湿 了 。我 紧 走 几 步，用
伞替 她 们 遮 住雨 。她 回 过 头
来，笑 着 说 “谢 谢 你 ，也快 到
了。”

“ 孩 子 爸 爸 怎 么 没来 送？”
她皱 了 下 眉 ，没有说话 。
到了 厂 门 口 ，她 转 身 谢

了我 ，脸上有些惨然 。我刚 要
走，她才嚅嚅地说：“这孩子
… …是 ，是 个 女 孩。”…… 精修 黄继贤 摄


